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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提到：“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这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他们共同使新诗……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你认同这些大学问家的看法吗？为什么？




    认同。“闻一多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这些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中”：如果还没有足够的文学造诣，所作出的诗必不能缺少格律。
   “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绝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这里就要举一个例子，闻一多先生的《死水》。
   “《死水》五节，二十行，一百八十字，无一节不铿锵有声，无一行不灿烂夺目，无一字不妥帖精当，象征了新诗的成熟，是新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死水》的体式极严。从外形看，每句九字，每节四句，排列起来非常齐整。从内在的韵律看，每句内部均由四顿构成，由于内在节奏的高度一致，再加上严格的双行押韵，每节一韵的效果，使全诗的节调非常动听。
  《死水》完美演绎了“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即音节音律齐整，意象词藻华丽，句式小结匀称。这个理论成为新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白话新诗的过于随意松散，更是闻一多先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作为一名学生，我无法评判《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死水》孰强孰弱，但归结到文初我所认为的：没有到达顶峰，就不要擅自越出界限。而《死水》从所体现的“三美”理论，更是起到锦上添花的妙用。
    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评论的：“它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也恰如闻一多先生自认的：“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实验”。
    那正是
——对于不会作诗，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变成了表现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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